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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要 :靖 康 内讧是宋徽宗后期皇位继承权之争的继续和发展 ,其 要害在于皇帝与太上皇

帝是否应当分割以及如何分割皇权。徽宗企图另立朝廷 ,钦 宗因而软禁徽宗 ,以 致徽、钦父

子双双沦为金军俘虏 ,否 则北宋王朝或许尚有延续的可能。             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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靖康年间,大难临头,宋徽宗、宋钦宗父子居

然内斗不已。这并非海外奇闻,当 时人早已认定 :

“
靖康岌岌,外猁内讧

”
[1](《 宋公瑛墓志铭》);“ 靖

康之世,大病有一
”
,即 徽、钦

“
两宫之间不能无间

言也
”
[2](《 强国本札》)。 宋高宗明知乃父、乃兄

“
父子之间,几于疑贰

”
[3](卷一百七十七,绍 兴二十

七年八月甲午),出 于维护其∵家一姓统治的需要 ,

他尊钦宗为孝慈渊圣皇帝,并解释说 :“ 少帝事上

皇,仁孝升闻∷”[4](卷一,建炎元年五月辛卯)。 所谓
“
仁孝

”
,实属哄骗臣民的虚言假语[5]。

预立储君的制度确立于西汉时期 ,其原则是

立嫡以长不以贤 ,立子以贵不以长。然而 ,这条原

则弹性极大 ,此后舍嫡立庶的事情屡见不鲜 ,废立

太子的现象不时出现。政和、宣和年间的间题在

于 :徽宗个人的特殊感情与传统的皇位继承制度

发生冲突。赵桓即后来的钦宗虽然是徽宗的嫡长

子 ,但徽宗的爱子恰恰不是赵桓 ,而是三子赵楷。

在徽宗的皇子中,仅有赵桓一人系嫡出。他

生于元符三年(1100年 )四 月 .其生母王氏是徽宗

的第一位皇后。对于赵桓 ,徽 宗起初相当喜爱。

然而其生母王皇后不久即失宠 [6](《 后妃传下》),

并于大观二年(1108年 )九月含恨而死。赵桓长

大成人 ,每 忆及此 ,心 中隐隐作痛。政和五年

(1115年 )二月 ,徽宗按照常规 ,将赵桓立为皇太

子。此后 ,徽宗究竟有无废立储君之意 ,当 时人的

答案截然相反。一说 :徽宗
“
仁慈 ,本 无移易太子

之意
”
[7](《 上皇帝万言书》)。 其根据在于 :两 年

后 ,徽宗立郑氏为皇后 ,是 由于
“
郑无子

”
;不立其

他嫔妃为皇后 ,是 因为她们
“
皆有子 ,立 之 ,恐 东

一 兄弟阋墙  :

靖康内讧无非是徽宗后期皇位继承权之争的

延续和发展而已。早在政和(宣 和年间 ,徽宗在皇

位继承问题上厚此薄彼 ,赵桓、赵楷兄弟阋墙 ,杈

要卷人其中。

(一 )徽宗偏爱赵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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宫不安
”
。照此说来 ,徽宗似乎竭力维护赵桓的

太子地位。然而郑氏于大观四年十月正位中宫 ,

赵桓立为太子是四年后的事。此说不可信 ,显 而

易见。另一说 :“ 道君 (即 徽宗)尝 喜嘉王 (即 赵

楷),王黼辈尝摇东宫
”
[8](《 本朝四》)、 则颇有依 :

据。

赵楷生于建中靖国元年(1101年 )十一月 ,大

观二年正月进封嘉王 ,政和八年闰九月改封郓王。

他最受徽宗钟爱 ,据说是由于其
“
母王妃方有宠

”

[6](《 郓王楷传》),其实似是而非。赵楷的生母王

贵妃与郑皇后原本都是宋神宗向皇后近前的宫

女。徽宗即位后 ,向 太后
“
以二人赐之

”
。起初 ,

“
郑、王二妃方亢宠

”
,但郑氏

“
有异宠

”
。从进美

人到封淑妃、迁贵妃 ,王 氏均晚于郑氏。郑氏此后

被立为皇后 ,而王氏则以贵妃终其身。何况大观

末年、政和初年徽宗宠爱的嫔妃既非王贵妃 ,亦非

郑皇后 ,而是郑皇后的养女、死后被追封为皇后、

谥号为明达的刘贵妃。政和三年七月刘贵妃死

后 ,徽宗最宠爱的嫔妃则是刘贵妃的养女、生前被

目为九华玉真安妃、死后被追封为明节皇后的又

一刘贵妃。事情很清楚 ,赵楷 10岁 以前 ,其生母

已不再是其父皇的宠妃。

然而 ,赵楷本人确属徽宗最钟爱的儿子。其

原因在于他的性情和爱好与其父皇相近 ,琴 棋书

画,无所不能 ,才华较为出众。词臣在亲王进拜制

书中,秉承徽宗旨意 ,一再夸奖赵楷
“
学造渊深

”

[9](卷三十三)。 这类官样文章虽然不足为凭 ,但

南宋人邓椿同样称赞他
“
禀资秀拔 ,为学精到

”
,

“
多士推服 ,性 极嗜画

”
,“ 时作小笔花鸟便画:克

肖圣艺。乃知父尧子舜 ,趣 尚一同也
”

[10](卷

二)。 所谓
“
父尧子舜

”
虽属吹捧之词 ,但其父子

“
趣尚一同

”
则近于事实。赵楷还是清人厉鹗《宋

诗纪事》所著录的独一无二的宋朝亲王。赵楷的

才华不及其父皇,其花鸟画的缺陷在于
“
用墨粗 ,

欠生动
”
[11](卷 三),但他在其兄弟当中,实属鹤

立鸡群。徽宗于政和八年三月,诏
“
嘉王楷令赴

集英殿试
”
[12](帝系二之二十),让他到大庭广众

之中去显示才华。考官极尽奉迎之能事,果不出

徽宗所料,赵楷唱名第一。赵楷中省元与宦官梁

师成中进士一样 ,均属史无前例的稀罕事。当时

人指出:“ 内臣及第 ,始于梁师成;亲 王及第 ,始于

嘉王楷。
”
[13](卷 一)徽宗一面降诏以示谦让 :

“
嘉王楷有司考在第一 ,不欲令魁多士 ,以第二人

王昂为榜首。
”
[12](选 举八之三九)一面指使词臣,

趁机大肆吹捧赵楷 ,“ 条万言之对 ,挥 笔阵以当

∶t|搴内:纾之箪 ,收贤科而第一
”

[9](卷 三十三)。

这些过分夸张的言词 ,实有为赵楷取代太子赵桓

制造舆论之嫌。

徽宗尤其钟爱赵楷 ,表现在各个方面。赐宴

大臣总是让他出席 ,如在保和殿曲宴蔡京、王黼等

大臣 ,皇子之中仅有赵楷一人在座。幸临蔡京第

宅 ,仍 由赵揩作陪 ,而
“
太子却不在

”
,以 致人们不

免揣测徽宗
“
已有废立之意?[8](《 本朝四》)。 政

和六年二月 ,赵楷官拜太傅 ,实属破例。后来陆游

指出 :“ 皇子乃复兼师傅 ,自 嘉王楷始。
”
[14](卷

六)赵楷虽然按照惯例 ,已 于政和八年 (1118年
)

闰九月,18岁 时 ,迁就外第∵但徽宗特许其
“
出人

禁省 ,不复限朝暮
”
,并

“
于外第作飞桥复道 ,以 通

往来
”
[6](《 郓王楷传》)。 徽宗还不时亲临其府

第 ,康王赵构便曾跟随其父皇 ,“ 习射于郓王府
”

[5](卷一,建炎元年五月庚寅)。 宣和五年 (1123

年)七 月 :王黼等大臣上表 ,为 徽宗上尊号 ,“ 自是

内外群臣,皇子郓王楷以下 ,太学诸生耆老等上书

以请者甚众〃[12](礼 四九之土三)。 在皇子当中 ,

领头的居然不是太子赵桓 ,而是郓王赵揩。足见 ,

徽宗、赵楷父子关系之亲密超乎寻常。  ∷

徽宗尤其钟爱赵楷 ,还表现在破例让他担任

实职。按照宋朝典制 ,“ 宗室不领职事
”
[15](附

录卷一《行状》)。 徽宗在政和七年二月
“
诏以王子

嘉王楷为夏祭都大提举行宫使
”
[12](礼 二八之六

-),只不过是无关紧要的礼仪性临时差使。赵楷

长期兼任神霄玉清万寿宫使 ,地位尽管崇高 ,无非

是宫观官而已。可是 ,提举皇城司则是相当重要

的实职差遣。赵楷何时出任提举皇城司?《 东都

事略 ·徽宗子郓王楷世家》称 ,始于政和八年三

丹中第之后 ,显然有误。政和六年十一月十九日,

徽宗降诏 :“ (喜 )[嘉 ]王楷差提举皇城司 ,整 肃随

驾禁卫所
”
[12](职 官三四之三三)。 从这时开始 ,

终徽宗一朝 ,他均提举此司 ,达 10年之久。皇城

司的主要职责是拱卫皇城并侦察臣民动静 ,率领

数千名被称为亲从官、亲事官、内等子等不同名目

的禁卫与侦探。值得注意的是 ,这支特种部队不



第 3期 张邦炜 靖康内讧解析 71

受殿前司节制。宋人认为 :“ 皇城司在内中最为

繁剧 ,祖宗任为耳目之司。
”
[16](卷一百六十二,庆

历八年闰正月丁卯)赵楷提举皇城司前夕 ,皇城司亲

从官的编制由四指挥增加到五指挥 ,员 额由”70

名增加到 ”70名 ,即 有为赵楷出任此职铺路之

嫌。赵楷上任后 ,皇 城司的权势明显增大。此司

从此不隶台察 ,即是一例。台察是御史台六察司

的省称 ,始置于元丰二年 (10T9年 )。 此前 ,皇 城

司同绝大多数在京机构一样 ,接受台察的监督。

当时人指出 :“ 崇宁以后 ,因 人废法。故皇城司以

郓王提举 ,⋯ ⋯申请不隶台察
”
,以 致成为成例 ,

南宋初年仍然
“
因之

”
[12](职 官一七之二十)。 赵

楷出任此职不久 ,徽宗便在政和七年元月
“
降诏

奖谕
”
[12](职 官三四之三三)。 次年八月 ,徽宗大

享明堂 ,赵楷
“
以提举皇城司职事当宿卫

”
[12]

(礼二四之六七)。 宣和元年十二月,徽宗降旨为赵

楷加官晋爵,再次褒奖其拱卫皇城、保卫父皇的功

绩 ,“ 自董宫城之政 ,益崇宸极之尊 ,虑 每及于未

然 ,事必形于有备
”
[9](卷三十三)。 可见 ,赵楷所

任并非虚衔 ,而是实职。宋朝
“
无亲王将兵在外

故事
”
[7](卷一),而徽宗拟命令赵楷统率大军 ,北

伐燕云 ,建功立业。《宋史 ·郓王楷传》载 :“ 北伐

之役 ,且将以为元帅 ,会 白沟失利而止。
”
徽宗对

此子格外关爱 ,有 目共睹。

(二 )权要动摇东宫

徽宗如此赏识赵楷 ,臣 民势必揣测皇上有废

立太子之意。某些好事者甚至在林灵素的所谓
“
神霄府

”
中,将赵楷尊奉为

“
长生帝君

”
[18](卷

下)。 林灵素虽然只是个方技之士 ,但一度深受徽

宗敬重。他竟敢诬蔑
“
京师大水临城

”
,“ 水 自太

子而得
”
[19](卷一),甚 而至于

“
冲太子节 ,不避

”

[⒛ ](卷一百二十七)。 翰林学士赵野更是公然吹

捧赵楷 ,“ 复道密通蕃衍宅 ,诸 王谁似郓王贤
”

[17](卷六)。 权要也几乎无不偏向赵楷。在徽宗

宠信的
“
六贼

”
当中,王 黼因赵桓

“
恶其所为

”
,他

见
“
郓王楷有宠 ,遂有夺适之意

”
[21](《 王黼传》);

杨戬
“
谋撼东宫

”
[6](《杨戬传》);童 贯

“
数摇东

宫 ,力 主郓邸,与 蔡攸俱奉诏 ,结 郓邸为兄弟
”

[” ](卷五十二)。 他负责修建诸王邸宅 ,特意将

郓王邸
“
视诸王所居 ,侈 大为最

”
,并取名为

“
蕃衍

宅
”
,人们由此

“
知其旨意之属郓王而已

”
[23](卷

一)。 后来钦宗历数童贯十大罪状 ,其中之一便是
“
朕在东宫 ,屡为动摇

”
["](卷十三)。 问题在于

梁师成与蔡京是否偏向赵楷 ?

《宋史 ·梁师成传》载 :“ 郓王楷宠盛 ,有动摇

东宫意 ,师成能力保护。钦宗立 ,嬖 臣多从上皇东

下 ,师成以旧恩留京师。
”
所谓

“
能力保护

”
云云 ,

出自梁师成本人编造。相反 ,梁 师成实有支持赵

楷之举。陈东揭露道 :“ 比年 ,都 城妇女首饰、衣

服之上 ,多 以
‘
韵

’
字为饰。甚至男女衣著、布帛

往往织成此字。皆是梁师成唱为谶语 ,以撼国本。

群贼和之 ,更 加夸尚,以 动天下之心。∷只是由于

梁师成
“
阴险祸贼 ,最 为可畏

”
。钦宗刚即位 ,梁

一反常态 ,“ 欲贪天之功以为己力
”
,竟 大言不惭

地说 :“ 定策之功 ,我实有之
”
[乃 ](《 登闻检院上钦

宗皇帝书》)。 《清波杂志》卷六所载与陈东所说相

符 :“ 宣和间 ,衣着曰
‘
韵缬

’
,果 实曰

‘
韵梅

’
,词 曲

曰
‘
韵令

’
,乃 梁师成为郓邸倡为此谶。

”
所谓

“
韵

”
,取其与郓同音。

至于蔡京与王黼等人的态度相反。其子蔡倏

说 :“ 政和间 ,东宫颇不安 ,其后 日益甚。鲁公 (即

蔡京)朝夕危惧 ,保持甚至
”
[⒛ ](卷一)。 朱熹或

许受此说影响 ,并从蔡京后来未被钦宗明令处死

一事加以推测 ,“ 蔡京不见杀 ,渊圣 (即钦宗 )以 尝

保佑东宫之故
”
[8](《 本朝四》)。 所谓

“
保持甚

至
”
并无实证 ,蔡京与赵桓在政和五年秋天曾发

生冲突倒是事实。当时事态尚不明朗,蔡京拟讨

好赵桓 ,“ 献太子以大食国琉璃器 ,罗 列宫庭
”
。

赵桓大怒 ,“ 天子大臣不闻道义相训 ,乃 持玩好之

器 ,荡吾志邪
”
,并

“
命左右击碎之

”
。蔡京毕竟老

奸巨猾 ,他
“
含怒未发

”
,而将怨气洒向太子詹事

陈邦光 ,“ 因是遂斥邦光
”
[“ ](卷一四,政和五年八

月戊申)。 赵桓当时无可奈何 ,但 对蔡京怀恨在

心。难怪
“
钦宗即位 ,边 遽 日急,(蔡 )京 尽室南

下 ,为 自全计
”
[6](《蔡京传》)。 他即刻逃跑 ,与其

说是躲避战乱 ,不 如说是逃避与他早有宿怨的新

皇帝。陈东指出 :“ 蔡京 自谓有建立储贰之功 ,此

语尤为悖逆
”

;“ 蔡京、王黼、童贯 ,盖尝阴怀异意 ,

摇憾国本
”
[犭 ](《登闻检院上钦宗皇帝书》)。

王黼的政治手腕不能同蔡京相比,他锋芒毕

露 ,企图推倒太子。政和八年正月 ,刚 出生仅 3个

月的嫡长皇孙赵谌被封为崇国公 ,并未违背宋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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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制度 ,“ 本朝皇太子生子为嫡皇孙 ,封 秩比皇

子
”
[12](帝 系二之土十八)。 可是 ,王黼在宣和元

年正月刚拜相 ,立即依据有嫡子无嫡孙的古礼 ,向

徽宗进谏 ,“以皇子之礼封东宫子 ,则是便以东宫

为人主矣
”
,徽宗因此

“
不悦

”
[21](《 钦宗皇太子谌

世家》)。 王黼
“
召宫臣耿南仲至第 ,令代东宫奏 ,

辞谌官。盖 (王 )黼 欲以是撼东宫
”
[21](《 王黼

传》)。 赵谌于次年六月 ,降封高州防御使。王黼

处处同赵桓作对。赵桓对太子舍人程振很赏识 ,

“
荐之甚力 ,遂擢给事中

”
。王黼却说程振

“
资浅 ,

且雅长书命 ,请以为中书舍人
”
,不久又

“
使言者 ,

劾为党 ,罢 ,提举冲佑观
”
[6](《 程振传》)。 王黼甚

至将矛头直接指向赵桓 ,他 ∵与童贯力谋 ,数 以诗

进 ,显结郓邸和焉。尝密语上曰/臣屡令术者推

东宫 ,命不久矣
’”

[22](卷 三十一)。 他不惜诅咒

赵桓短命 ,其潜台词分明是请求徽宗另立赵楷为

皇太子。可见 ,朱 熹所说 :“ 道君尝喜嘉王 ,王黼

辈欲摇东宫
”
,实属言而有据σ  ∷

(三 )赵桓谨小慎微

如果说徽宗、赵楷父子
“
趣尚一同∵,那 么徽

宗、赵桓父子的性情与爱好则大异其趣。徽宗风

流倜傥 ,赵桓举止拘谨 ;徽宗多才多艺 ,赵楷
“
声

技音乐一无所好
”
[6](《钦宗本纪·赞曰》);徽 宗以

“
好色

”
闻名 ,赵桓

“
不迩声色

”
[” ]。 徽宗不爱

赵桓 ,赵桓对徽宗的所作所为也看法颇多。∷徽宗

宠信穹官与佞幸 ,赵 桓f每 不平诸幸臣之恣横
”

[28](后 录余话卷一)。 徽宗崇道抑佛 ,赵桓很不赞

同 ,“ 上殿争之
”

[∶
19](卷 一)。 徽宗穷奢极欲 ,赵

桓在东宫则号称
“
恭俭之德 ,闻 于天下

”
[” ](卷

一)。 他下令击碎琉璃器 ,固 然直接针对蔡京 ,其

矛头分明间接指向父皇。徽宗热衷于制礼作乐 ,

赵桓身为太子 ,父 皇
“
有事明堂

”
,居 然

“
不预

”
。

太子舍人程振提醒赵桓 ,I非所以尊宗庙 ,重社稷

也
”
,赵桓才恍然大悟 ,“ 初无人及此

”
[30](《 程公

振神道碑》)。 徽宗大兴土木 ,赵桓不以为然 ,“ 今

不固根本 ,于无事之时 ,而徒事 目前之功
”
。据说

徽宗打算接受其建议 ,宦官杨戬立即另生事端 ,他
“
因肆谗说 ,家令杨冯将辅太子幸非常

”
。徽宗即

刻
“
震怒 ,执杨冯而诛之。渊圣 (即 赵桓)之言亦

废
”
[31](卷 三)。 徽宗居然相信其太子会抢班篡

位 ,并采取极端措施 ,将太子家令处死 ,足见其父

子之间隔阂之深。

赵桓作为储君 ,面对父皇 ,只 能忍气吞声。如

宣和元年六月 ,开封大水 ,起居郎李纲趁机请求徽

宗广开言路 ,“ 择其可采者 ,非 时赐对 ,特加驱策 ,

施行其说
”
[32](《 论水灾事乞奏对状》)。 徽宗不仅

拒谏 ,并且下诏 :“ 李纲所论不当,罢起居郎
”
[“ ]

(卷十四,宣 和元年六月)。 李纲远贬沙县(今 属福

建),监税务。赵桓对此颇为不满 ,并 私下赋诗工

首 ,其 中有
“
秋来一凤向南飞

”
之句 ,但敢怒不敢

言。直到即位后 ,才对李纲说 :“ 卿顷论水灾疏 ,

朕在东宫见之 ,至今犹能诵忆
”
[33](卷一)。

赵桓并非完全无人支持。任太子宫僚达 14

年之久的耿南仲 ,就是其坚定的支持者之
一

。赵

桓
“
在东宫 ,当 宣和季年 ,王 黼欲摇动者屡矣。

(耿 )南 仲为东宫官 ,计无所出 ,则 归依右丞李邦

彦。邦彦其时方被宠眷 ,又 阴为他 日计 ,每 因王黼

谗谮 ,颇为解纷
”
[7](《上皇帝万言书》)。 尚书右丞

李邦彦
“
与王黼不协

”
[6](《李邦彦传》),明 里暗里

多方袒护赵桓。宣和六年秋冬之交 ,李邦彦斗倒

王黼 ,升任少宰即次相 ,或许是赵桓的太子地位得

以保持的一个重要因素。赵桓后来即位 ,李 邦彦

即刻升任太宰即首相 ,绝非偶然。

然而在权要之中,支持赵桓者较少 ,支持赵楷

者居多 ,他们对赵桓事事横加挑剔。史称 :赵桓
“
自以地逼而望崇 ,每怀兢畏 ,讲读之暇 ,唯 以髹

器贮鱼而观之。他事一不关怀 ,人 莫能测也
”

[” ](卷二百二十
'`)。

所谓
“
他事一不关怀

”
,只

不过是伪装。由于善于伪装 ,以 致把柄较少 ,这是

赵桓的太子地位未能动摇的更为重要的因素。
“
每怀兢畏

”
则是迫于外界压力 ,他 处处谨小慎

微 ,心境长期抑郁 ,久 而久之 ,势 必养成懦弱的个

性。赵桓即位后 ,“ 勤俭有余而英明不足
”
[32]

(《建炎进退志·总叙》),遇事优柔寡断 ,与此不无关

系。

∷ (四 )钦宗侥幸继位

宣和七年十二月 ,金 军大兵压境 ,年仅 狃 岁

的徽宗被迫宣布退位 ,做了 10年太子的赵桓终于

继位 ,史称钦宗。在退位过程中,积累已久的矛盾

顿时激化。

徽宗急中生智 ,决定南逃淮、浙。他在宣和七

年十二月二十∵日,将赵桓任命为开封牧 ,无非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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让他留守开封 ,至 多不过是以太子的身份监国而

已。太常少卿李纲认为 :“ 巨敌猖獗如此 ,非传以

位号 ,不 足以招徕天下豪杰。
”
李纲与好友、权直

学士院吴敏商议 ,次 日由吴敏出面 ,直言极谏。李

纲同时刺臂血上疏 :“ 皇太子监国,典 礼之常也。

今大敌人攻 ,安危存亡在乎呼吸间,犹守常礼可

乎?名 份不正而当大权 ,何以号召天下 ,期其成功

于万一哉 ?” 于是 ,“ 内禅之议乃决
”
[6](《 李纲

传》)。 当月二十三日,徽宗下诏罪己,宣 布内禅。

此事另有一说 :徽宗早有内禅之意 ,太宰白时

中
“
久执不可

”
[⒛ ](卷一百四十六),蔡 京的长子

蔡攸得知此情。李纲、吴敏敢于恳请徽宗退位 ,出

自蔡攸指使。有关记载称::逮上皇将有内禅之

意,(蔡 )攸先刺探 ,引 (李 )纲为援 ,使 冒策立功。
”

[” ](卷五十五)这 类记载 ,追根溯源 ,出 自李纲、

吴敏的政敌之口,不 可信以为真。陈东指出 :“ 上

皇传位陛下 ,⋯
⋯此数贼实尝挠之。而蔡攸者 ,阻

遏尤力。
”
[25](《登闻检院三上钦宗皇帝书》)徽宗如

不退位 ,蔡攸后来决不会赐死 ,他怎么可能促使徽

宗内禅?退一步说 ,蔡攸即便果真
“
探知上意 ,密

以告敏
”
,吴 敏也确有

“
力赞

”
之功。难怪御史中

丞许翰上疏钦宗 ,盛赞吴敏
“
首建内禅之策 ,以 坚

外御之心
”
[“ ](《论吴敏札子》)。

鉴于吴敏首建内禅之说流传极广 ,徽 宗事后

一再辩解。他曾向江淮荆浙等路发运制置使宋

焕
①
解释 :“ 内禅出自我意 ,虽 皇后亦不与知。况

群臣皆欲保家族 ,敢 与此耶?” [1](《 宋公瑛墓志

铭》)又对主管龙德宫谭世绩、李熙靖表白 :“ 去年

内禅之事 ,外人以为吴敏功。殊不知出我至诚 ,不

由人言
”
。

“
我无此意 ,人 言且灭族 ,谁 敢哉

”
。

“
吾有此意者数年矣

”
[21](《 李熙靖传》)。 于是 ,

吴敏的政敌大肆宣扬徽宗内禅 ,“ 不谋闱阃,不 问

阉官 ,不询群臣
”
[22](卷 五十四),“ (吴 )敏未尝建

言
”
[” ](卷 十一)。 吴敏是否建言,这里姑且不

论。徽宗所说
“
吾有此意者数年矣

”
,肯 定是假

话。如无金军南下 ,“ 方富于春秋
”
[zz](卷 四十

三)的徽宗岂能退位?罪 己、内禅、南逃 ,都是
“
平

日性刚
”
、死不认错的徽宗在非常情况下临时采

取的应急措施。预计十日之内,金军兵临开封。

从前不可一世的徽宗
“
涕下 ,无语 ,但 曰

‘
休休

’”
,

“
忽气塞不省

”
,苏醒之后 ,右手不能握笔 ,只 能左

手写字 ,并感叹
“
我已无半边也 ,如 何了得大事

”
。

大难即将临头 ,他 才可能表示
“
今 日不吝改过

”

[20](卷 一百四十六),也才可能放弃最高杈力 ,传

位太子赵桓。

危急的时局使徽宗无法更易储君 ,何况赵楷

的有力支持者王黼已罢相 ,老谋深算的蔡京已致

仕。然而由于矛盾由来已久 ,内禅过程并不平静 ,

殿外、殿内都发生了图谋拥立郓王赵楷的事件。

殿外 ,赵楷凭借着父皇平 日的偏爱和长期积

蓄的力量 ,由 数十名宦官簇拥 ,企图闯人殿中,争

夺皇位。奉命把守殿门的步军都虞候何灌
“
仗剑

拒之
”
[28](后 录余话卷一),并质问赵楷 :“ 大事已

定 ,王何所受命而来 ?” [6](《何灌传》)赵楷无言可

对 ,只 得惶恐而退。此事不仅见于野史 ,而且见于

正史 ,不 可视为小说家言。陈东在上书中确认 :

“
陛下谦逊之际 ,闻 数贼密请郓王 ,皆来至殿上。

”

[25](《 登闻检院三上钦宗皇帝书》)

殿内,童贯
“
有易置语

”
。梁师成劝告徽宗 :

“
皇帝之上 ,岂 容更有他称 ,乃 并称嗣君。

”
岂止

童、梁二人而已。徽宗亲口告诉群臣,宦官大多反

对内禅 ,“ 内侍皆来言 ,此举错 ,浮议可畏
”

,“ 众杂

至 ,不可记也
”
。徽宗还单独告诉李邦彦 ,“ 人情

颇摇 ,称嗣君者 ,可见
”
。情况如此复杂 ,人们忧

心忡忡 ,直至
“
闻卫士迎驾起居声 ,始相庆

”
[⒛ ]

(卷一百四十六)。

拥立郓王赵楷 ,“ 师成实为谋始
”
[25](《 登闻

检院三上钦宗皇帝书》)。 其主谋不是从太原临阵脱

逃、刚回到开封的童贯 ,而是始终盘踞宫中的梁师

成。徽宗
“
尝谕大 臣,始 内禅 时,师 成 独沮异

”

[22J(卷 三十二)。 梁、童二人
“
比至事定 ,自 知失

计
”

[20](卷 一百四十六)。 童贯转而同李邦彦一

道 ,为钦宗穿御衣。但他的
“
易置语

”
,不仅

“
李邦

彦等皆闻之
”
,而 且钦宗在推托之时也有所闻。

钦宗后来惩办童贯 ,“ 策立之时有异语
”
[z9](卷

九)是其十大罪状之一。梁师成眼看图谋失败 ,立

即摇身一变 ,“ 争言
”“

太上之志 ,我 实成之 ;吴敏

之策 ,我实授之 ;定 策之功 ,我 实有之
”

[25](《 登

闻检院上钦宗皇帝书》)。 他反对传位赵桓仅为徽宗

一人所知 ,徽宗仅转告李邦彦一人 ,以致钦宗竟误

认为梁师成有
“
丨日恩

”
。

徽宗退位时 ,或许出自钦宗授意 ,某些宰执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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徽宗提出三项请求。其要害是逼迫徽宗彻底交出

权力。徽宗急于南逃 ,无暇他顾 ,一一依奏照准并

亲降御笔。其一 ,“ 以郓王楷管皇城司岁久 ,听 免

职事
”

[20](卷 一百四十六)。 钦宗在靖康元年

(11“ 年)三月二十八日,将赵楷改封为凤翔彰德

军节度使、凤翔牧兼相州牧。其地位表面上略有

上升 ,但实权完全丧失 ,钦宗当政的一大障碍得以

扫除。从此退出政坛 ,一年以后变为
“
性懦体弱

”

[27]之人。其二 ,以 王宗憷管干殿前司公事。此

人
“
素骄贵 ,不能任事

”
[” ](卷二十八),但他是

钦宗的舅父。由他取代徽宗的亲信高俅 ,以便钦

宗把兵权牢固地掌握在自己手里。钦宗责成王宗

氵楚
“
总齐禁旅 ,祗 护殿岩 ,守 卫京师 ,作 固王室

”

[35](《 赐王宗憷辞免殿前都虞候恩命不允诏》)。 其

三 ,徽宗立即迁出禁中。换言之 ,即从此不让徽宗

操纵乃至干预朝政。徽宗对此颇为不满 :“ 某人

密奏事 ,予此中不许留身。大臣岂可如此?” 但他

不得不出居龙德宫 ,而其皇后郑氏则出居撷景园。

徽宗迁离禁中,其 宠臣
“
皆恸哭

”
,他本人

“
亦出

涕
”
[⒛ ](卷一百四十六)。 足见 ,徽宗对最高统治

权何等眷恋!为 了掩饰其对权力的眷恋之情 ,徽

宗自我表白 :“ 朕平生慕道 ,天 下知之。今倦于万

几
”

;“ 欲高居养道 ,抱 子弄孙 ,优游自乐
”
[3](卷

一百七十七,绍 兴二十七年八月甲午)。 当月二十九

日,徽宗被尊为教主道君太上皇帝。

以上三项决定意味着钦宗在权力斗争中初步

获得胜利。然而 ,皇位继承权之争只不过是徽、钦

内讧的前奏 ,钦宗即位并不标志着问题的化解 ,反

倒意味着矛盾的深化。此前徽宗尚处于较为超脱

的地位 ,表 面上只是赵桓、赵楷兄弟之争 ,此后则

是徽宗、钦宗父子之间的直接碰撞。

二  父 子 反 目

徽宗退位 ,成为两宋历史上第一位太上皇帝。

在皇帝独裁专制制度下 ,皇 帝是天下的唯一的绝

对统治者。然而在皇帝与太上皇帝并存的特殊条

件下 ,皇帝的终极权力如何维护 ,太上皇帝的权力

如何定位 ,向来是个难于解决、易于惹出事端的问

题。徽宗退位时,郑重宣布 :“ 除教门事外 ,馀并

不管。
”
[” ](卷一)这一承诺能否变为事实?徽宗

从此真能不问朝政 ,甘 于寂寞?钦宗不免心存疑

虑。如何处理皇帝与太上皇帝之间的权力分配问

题 ,成为徽、钦父子此后争斗的焦点。

(一 )百官麇集淮、浙
“
唐睿宗始立为皇帝 ,复为皇嗣居东宫

”
[” ]

(卷十一)。 其实不用别人提醒 ,钦 宗作为当事人 ,

他即位后忧虑的头等大事 ,除 了如何对付金军而

外 ,便是如何避免成为立 了之后又被废掉 的
“
唐

睿宗第二
”
。徽宗南逃淮、浙 ,百官麇集淮、浙 ,势

必引起钦宗警惕。

靖康元年正月初三 ,金军渡过黄河。当晚夜

漏二鼓 ,徽宗以前往亳州 (治今安徽亳县 )太清宫

烧香为名 ,连忙乘船逃走 ,钦宗
“
诏令范讷统胜捷

军护从
”
[36](卷三十,靖康元年正月已巳)。 随行人

员除太上皇后郑氏、皇子、帝姬 (即公主)而外 ,还

有领枢密院事蔡攸以及宦官邓善询等。蔡京的甥

婿、尚书左丞宇文粹中也随后赶到。范讷 ,原本是

童贯的门客 ,后来仰仗童贯的权势 ,官 至节度使。

胜捷军是童贯的亲军 ,由 西兵组成 ,装 备精 良,战

斗力极强。范讷这时所统领的胜捷军 ,只 是其中

的小部份。可见 ,徽宗的左右之人仍然是标准的
“
六贼

”
党羽。

不知事前是否通报钦宗 ,徽宗并不驻足亳州 ,

而以镇江为目的地 ,并且早有预谋。此前 ,蔡京的

儿子蔡倚被任命为知镇江府 (治今江苏镇江 ),蔡

攸的嫡堂妻弟宋焕添差江、淮、荆、浙等路制置发

运使。由于走得太急 ,准各毕竟不足 ,徽宗南下之

初 ,隐姓瞒名 ,微 服而行 ,自 称
“
姓赵 ,居 东京 ,已

致仕 ,举长子自代
”
[28](前录卷一)。 其旅途相当

艰辛 ,“ 乘舟以行
”

,“ 以舟行为缓 ,则 乘肩舆。又

以为缓 ,则 于岸侧得搬运砖瓦船乘载。饥甚 ,于舟

人处得炊饼一枚 ,分食之
”
[33](卷二),其心境颇

为悲凉。在途中,他写下《临江仙》一词 ,云 :“ 古

寺幽房权且住 ,夜深宿在僧居。
”
[37](卷 十六)经

符离(即今安徽宿县北符离集 )到达泗州 (治今江

苏泗洪东南)之后 ,童贯、高俅带领胜捷兵、禁卫

兵各 3000名 赶到
②
。徽宗一行声威顿盛 ,于 当月

十五日,经扬州到达镇江 ,驻跸府治。

钦宗已将童贯任命为东京留守 ,童贯
“
闻之 ,

心不自安
”
,乃率领胜捷军 ,“ 追从龙德之驾

”
[38]

(卷九)。 后来童贯的十大罪状中有 :“ 不俟敕命 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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擅去东南 ;差留守 ,不受命。
”
[Ⅲ ](卷十三)童贯敢

于藐视钦宗 ,显然得到徽宗默许。王黼在钦宗即

位后 ,“ 惶骇人贺 ,固 门以上旨不纳
”
,他亦

“
不俟

命 ,载其孥以东
”

[6](《 王黼传》)。 由于王黼与钦

宗积怨太深 ,钦宗一面将他贬为崇信军节度副使 ,

并藉没其家 ,一面暗中派遣武士 ,追斩王黼。高俅

东南之行 ,未必报告朝廷。不经朝廷批准 ,擅 自前

往东南的官员为数甚多。据记载 :“ 上皇:东 幸亳

州 ,大 臣权贵不闻恤国家难者 ,皆乞扈驾 ,将家属

从。其余百官家属去者 ,侍从自尚书而下逃遁者 ,

如张权、卫仲达、何大圭等五十六人。
”
[” ](卷 四

十五)如工部尚书张劝
“
身为八座 ,乃 求淮南干当

公事而去
”
。于是 ,出 现了

“
去朝廷者 ,十 已三四 ,

班缀空然 ,众 目骇视
”
[22](卷三十)的 局面。相

反 ,徽宗的行宫以及江南地区则百官麋集。

值得注意的是 ,在 逃遁者中有蔡京与朱劬。

蔡京一家的东南之行 ,比徽宗安排得更周密。宋

焕
“
首除发运使 ,其实护送蔡京、蔡攸家属尽往东

南。故京、攸一门与焕之家 ,中 外千余人 ,无一在

京师者。至于京、攸门下之士 ,弃 官而逃者甚

众
”
。蔡京甚至可以视为南逃淮、浙的带头人 ,

“
其后公卿士夫遣家出京者 ,十 家九空

”
[⒛ ](卷

四,靖康元年三月三十日)。 南逃途中,gO高龄的蔡

京独自留居拱州(治今河南睢县),或 许是由于身

体健康方面的缘故 ,他
“
欲归于浙中

”
[犭 ](《 登闻

检院二上钦宗皇帝书》),其 目的地仍然是东南。靖

康元年正月三日,钦宗降旨将朱劢放归田里 ,他趁

机逃离开封 ,返 回平江府 (治 今江苏苏州 )。 史

称 :“ 朱劢(欲 )邀上皇幸其里第 ,朝 廷忧之。
”
[3]

(卷一,靖康元年四月己亥)

(二 )徽宗号令东南

岂止百官麇集淮、浙 ,种 种迹象表明 ,徽宗确

有在东南另立朝廷的嫌疑。于是 ,徽、钦矛盾顿时

激化 ,大有剑拔弩张之势。

徽宗及其宠臣选择东南地区作为逃窜方 向 ,

本身就值得怀疑。不仅
“
东南之地 ,沃 野千里 ,郡

县千百 ,中 都百需 ,悉取给焉
”
,是 当时全 国经济

最发达、财富最丰厚的地区 ,而且
“(蔡 )京 、(朱 )

叻父子及童贯等党羽布满诸路
”
[zs](《登闻检院

二上钦宗皇帝书》),东南诸路是他们经营最久、根

基最深的地区。朱耐更是其家乡平江府乃至整个

东南地区的地头蛇 ,“ 平江府并二浙诸州县 ,自 通·

判以上 ,往 往尽 出劬门,气 焰熏灼 ,无 所不至
”

,

“
劢家收养亡命逃军至数千人

”
[⒛ ](卷 四,靖康元

年三月三十日),有
“
东南小朝廷

”
之称。蔡京虽是

仙游(今属福建)人 ,但早已以杭州为老巢。他在

熙宁三年(1"0年 )中 进士后 ,一人仕为官 ,即 出

任钱塘(即今浙江杭州)尉。元符三年 ,又 贬往杭

州 ,提举洞霄宫。大观三年六月罢相后 ,出居杭州

整整三年。宣和年间 :又将其父亲蔡准安葬于杭

州附近的临平山。方腊攻占杭州 ,“ 遣人发掘蔡

氏父、祖坟墓 ,露其骸骨 ,加 以唾骂
”
[38](卷 七)。

杭州既是蔡京先人坟茔所在之地 ,又是其家财储

藏之处。蔡京
“
少年鼎贵 ,建第钱塘 ,极 为雄丽 ,

全占山林江湖之绝胜
”
。知杭州徐铸居然公开出

面
“
修盖蔡京私第

”
,并 动用公款 ,“ 出纳违法 ?

[12](职官六十九之
'`)。

宣和末年 ,蔡京又
“
以平

日之所积 ,用 巨舰泛汴而下 ,置其宅中
”
[39](卷 九

十一)。 童贯在元符末年曾主管杭州明金局 ,又 于

宣和二年十二月出任江、淮、荆、浙宣抚使 ,全权处

置东南事务 ,负 责围剿方腊。他
“
受富民献遗 ,文

臣曰
‘
上书可采

’
,武 臣曰

‘
军前有劳

’
,并 补官

”

[14](卷 四)。 据统计 ,短短几个月内,封 官 钾00

多名。出于剿抚结合、分化瓦解的战略需要 ,童贯

曾命令其部属董耘
“
作手诏 ,称为御笔 ,四 散

”
,宣

布
“
自今花石更不取人

”
,以 致f人情大悦

”
。据

说 ,他后来得知花石纲旋罢旋复 ,曾 感叹 :“ 东南

人家饭锅子未稳在 ,复作此邪
”
[20](卷一百二十

'`)。
童贯因而有

“
著脚赦书

”
[40](卷 十二)之称。

这些虽属渲染之词 ,但他在东南确乎多少收买到

一些人心。

更可疑的是 ,徽宗刚到东南不久 ,便通过行营

使司和发运使司向东南各地接连发布三道
“
圣

旨
”
。其一 ,截递角 ,“ 淮南、两浙州军等处传报发

人京递角 ,并令截住 ,不得放行 ,听候指挥
”
,不许

东南各地官府向都城开封传递任何公文。其二 ,

止勤王 ,“ 杭、越两将将兵 ,江东路将兵 ,及 逐州不

系将兵 ,及土兵、弓手等 ,未得团结起发 ,听候指挥

使唤 ,先具兵帐申奏
”

,“ 如已差发过人数 ,并截留

具奏
”
[” ](卷一)。 不许东南各地驻军开赴开封

勤王,徽宗截留路过镇江的3000两 浙勤王兵作为

卫队。其三,留 粮纲 ,“ 以纲运于所在卸纳
”
[33]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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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卷二)。 不许东南各地向开封运送包括粮食在内

的任何物资 ,甚 至于
“
江津非给符 ,不渡

”
[” ](卷

四十三)。 这三道
“
圣旨

”
事关重大 ,使朝廷不能号

令东南 ,都城处于既缺兵又缺粮的绝境 ,开封政权

难以维持 ,而东南将由朱泐的
“
小朝廷

”
跃升为徽

宗的
“
大朝廷

”
。

徽宗在东南还按照其 自定标准 ,论 功行赏 ,

“
增秩赐金

”
,以 致

“
行宫如市 ,有 再任者 ,有 进三

官者 ,有召赴都堂审察者d恩赏僭滥 ,非散官之比

也
”
[41](《 论行宫冒赏札子》);“ 墨制纷然 ,专 易守

令 ,迁官赐报 ,略无虚 日
”
,官员

“
惑于诰命并行 ,

而莫知有朝廷矣
”
[⒛ ](卷 三十三)。 徽宗江山虽

改 ,禀性难移 ,依 然重用宦官 ,让他们担负到开封

刺探情报等重任 ,“ 其往来京城 ,踪迹诡秘 ,如邓

珙者 ;传播诏书 ,以 惑众听 ,如刘爽者 ;妄 议朝政 ,

不循本分 ,如 徐霁者 ;朋 附道流,凶 恶稔着 ,如董舜

贤者
”
[41](《论内臣邓珙等状》)。 如果说徽宗的下

诏罪己,钦宗的临危继位 ,曾 经给人们带来一线希

望 ,那么这时至少是
“
自江以南 ,已 绝惟新之望

矣
”
[22](卷 四十三)。

徽宗搞情报 ,钦宗的情报也很灵通 ,他对其父

亲在东南的所作所为了如指掌。如泗州刚得到行

宫及发运司的前两道指挥 ,即 刻违背徽宗
“
圣

旨
”
,如 实上奏钦宗 ,并告诫朝廷 ,“ 童贯且为变

”

[3](卷一,靖康元年正月辛巳),于是 ,都城之中 ,“ 物

议汹汹 ,莫 不惊骇
”
[41](《 论宋焕札子》)。 徽宗

“
将复辟于镇江

”
[6](《 蔡京传》)之类的传说流播

甚广。不少士大夫忧心如焚 ,纷 纷上书钦宗 ,惊

呼 :“ 江浙之变 ,萧墙之祸 ,不 可不虑
”
[犭 ](《 登闻

检院三上钦宗皇帝书》)。 其实 ,忧 虑最深者莫过于

钦宗。他
“
自上皇东幸暴露 ,日 夜忧思 ,至避殿减

膳 ,不遑宁处 ,群 臣士庶 ,莫不知之
”

[41](《 乞迎

奉上皇帝札子》)。 钦宗声称 :“ 朕自道君在外 ,我食

不安 !” [1](《 宋公瑛墓志铭》)其弦外之音尽人皆

知。

钦宗虽然生性懦弱 ,但在权力问题上 ,对其父

亲寸步不让。他刚得到泗州上奏 ,即刻与徽宗针

锋相对 ,果 断降旨,“ 令依宣和七年十二月二十四

日指挥
”
,即 徽宗

“
除教门事外 ,馀并不管

”
[” ]

(卷一,靖康元年正月二十八日),泗州立即依 旨。徽

宗
“
每见(此类)台 札名敕

”
,分明

“
实及予躬

”
,因

而
“
不觉流涕

”
[29](卷 四,靖 康元年三月十五日)。

徽宗既然退位 ,即
“
非天下之君

”
,而是

“
萧然休老

之人
”
[翎 ](卷八)。 钦宗诏令全国,名 正言顺。在

权力争夺中,徽宗今非昔比,处于被动地位。

(三 )东南怨声载道

徽宗及其宠臣在东南虽然根基深厚 ,但 民愤

极大。童贯征方腊 ,“ 每战多杀平 民
”
[38](卷

七)∶

“
纵为贪暴 ,悉斩平民,以效首级 ,于是平民之

死于天兵者 ,十有五六
”
[” ](卷 三十九)。 朱酌荼

毒东南 ,“ 两浙之民畏之如虎
”
[43](卷 六),“ 东南

之人欲食其肉
”
。徽宗在扬州拟游石塔院,遭 到

僧人奚落 :“ 何不取充花石纲
”
,他

“
闻之 ,遂罢幸

”

[38](卷 十)。 徽宗此行沿途骚扰百姓 ,“ 所至 ,藩

篱、鸡犬 ,为 之一空
”
。到达镇江后 ,“ 缮营宫室 ,

移植花竹 ,购买园池 ,科需百出
”
。镇江府上报钦

宗 :行宫
“
官兵日给六千余缗

”
,“ 以镇江行宫日给

计之 ,月 当用二十万缗。二浙之民,将 见涂炭
”
。

“
民既愁怨

”
,两浙极有可能再度酿成民变 ,徽宗

在东南
“
岂得高枕而卧耶

”
[22](卷 四十三)。

徽宗的宠臣素来相互倾轧 ,南 逃后恶习不改。

到达泗州之初 ,童贯便与高俅发生冲突。他
“
诈

传上皇御笔札 ,付高俅 ,令只在本州守御浮桥 ,不

得南来
”
。高俅拟面见徽宗 ,“ 亦复艰难

”
。高俅

欲带兵随徽宗南下 ,“ 童贯遂令胜捷亲兵 ,挽 弓射

之 ,卫士中矢而踣 ,自 桥坠淮者凡百余人
”

[25]

(《 登闻检院三上钦宗皇帝书》)。 高俅只得留守泗州 ,

不久返回开封 ,与 徽宗断绝联系。金军撤离开封

后 ,从东南回开封的官员为数甚多。以西北人为

主的胜捷兵在东南 ,“ 皆口语籍籍 ,以 南幸为非 ,

有不悦之言
”

,“ 人人思土 ,其势必乱
”
[22](卷 四

十三)。 徽宗众叛亲离 ,阵脚大乱 ,兵 变、民变一触

即发。

当时 ,官员大多看风使舵。京城四壁都弹压

使范琼公然宣称 :“ 东也是吃饭 ,西 也是吃饭
”

;

“
姓张的来管着 ,是 张司空 ;姓李的来管着 ,是李

司空
”
[” ](卷 七十九)。 徽宗在镇江 ,钦 宗在开

封 ,诰命并行 ,地方官员观望风旨。徽宗竭力拉拢

收买之能事 ,如 将江南东路转运副使曾纡
“
引至

深邃之所 ,问 劳勤渥
”
[28](第 三录卷二)。 除破例

让其贵妃乔氏出面接待而外 ,还 赏赐曾纡七宝杯

一只。然而徽宗毕竟退位 ,官员大多按照常规 ,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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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在位皇帝钦宗的诏令。徽宗的所谓
“
圣旨

”
往

往遭到抵制 ,他 曾
“
条举数十事 ,每 及一事即泣

下
”
。其中之一是 |宿 州 (治 今安徽宿县北符离

集)原 有
“
御前竹石钱十万缗

”
,徽 宗

“
亲笔付

(林 )篪 ,取其半
”
。知州林篪仅

“
输二十之一

”
,并

“
以其事上尚书省

”
。尚书省赓即命令林篪

“
以钱

上京 ,毋擅用
”
,即 不得交付徽宗。类似事件不断

发生 ,徽宗财源断绝 ,根本无法在东南立脚。正如

徽宗所说 ,他不得不离开东南 ,“ 只为无裹粮住得

耳
”
[1](《 宋公瑛墓志铭》)。 从这个意义上讲 ,当时

人所称 :“ 上皇北归 ,乃 其本志
”
[z9](卷 十一),并

无大错。

(四 )宋焕出使东南

靖康元年二月十日,金军撤离开封以后 ,钦示

急于采取强硬措施 ,从速解决东南问题。他命令

宋焕卸任还朝 ,任命领开封府聂山为江、淮、荆、浙

等路制置发运使 ,前往东南 ,要置童贯等人于死

地。聂山
“
请诏书及开封府使 臣数十人以行

”

[33](卷二)。 眼看徽、钦公开冲突即将爆发 ,知枢

密院事李纲认为
“
投鼠不可不忌器

”
[1](《 宋公瑛

墓志铭》),面 奏钦宗 ,“ 此数人者 ,罪 恶固不容恕。

然聂山之行 ,恐朝廷不当如此措置
”
。李纲指出 :

“
使(聂 )山 之所图果成 ,惊动道君 ,此忧在陛下。

所图不成 ,为数人所觉 ,万一挟道君于东南 ,求剑

南一道。陛下何以处之?”
“
不若罢聂山之行 ,显

谪童贯等 ,乞道君去此数人 ,早 回銮舆。
”
[33](卷

二)钦宗接受建议 ,收 回成命 ,并于二月中旬降旨 ,

贬蔡京为秘书监 ,分司南京 ;贬童贯为左卫上将军

致仕 ,池 州居住 ,贬蔡攸为太中大夫 ,任便居住。

处罚如此轻微 ,显然是考虑到徽宗接受的可能性。

虽不足以平民愤 ,但从策略上讲实属高招。

圣旨下达不久 ,宋焕遵命还朝。钦宗当初本

拟予以惩处 ,这 时发现宋焕极具使用价值 ,是促使

徽宗回朝的最佳人选。钦宗接连两天与宋焕面

谈 ,并于三月四日再度将其任命为江、淮、荆、浙等

路制置发运使 ,责成他从速再往东南 ,奉书行宫。

宋焕顿时成为徽、钦父子之间的传书带信人与居

中调解者。钦宗极盼徽宗还朝 ,徽 宗急于离开东

南 ,宋焕此行成功的可能性无疑很大。

宋焕
“
疾驰 ,不三 日,至符离

”
。徽宗已离镇

江 ,北上虹县(即今江苏泗县 )。 宋焕作为钦宗的

信使 ,面见徽宗于淮河船舟之上。徽宗质问知宿

州林篪拒不执行其
“
圣旨

”
等数十事 ,宋焕作了解

释 ,“ 方都城昼闭,中 外隔绝 ,虽 御前号令 ,州 县或

不奉承 ,非独行宫也
”
。宋焕秉承钦宗旨意 ,要 求

徽宗将童贯贬至池州 ,“ (童 )贯平 日败坏军政 ,西

北之人怨入骨髓。今斥去 ,乃 所以安众。生变之

语 ,殆 (童 )贯 自解耳
”

[1](《 宋公瑛墓志铭》)。 徽

宗无言可对 ,只得勉强让童贯离去。

宋焕总算说服徽宗 ,并陪同他走上还朝之路。

到达南京应天府(治今河南商丘南 )后 ,宋焕先回

开封。临行 ,徽 宗赐宋焕手诏一通 :“ 通父子之

情 ,话言委曲,坦然明白,由 是两宫释然 ,胸 中无有

芥蒂
”
[22](卷 四十三),并将他盛赞

“
为孝子 ,为忠

臣
”
[3](卷一百七十七,绍 兴二十七年八月甲午)。 徽

宗还朝似乎已成定局。宋焕确属蔡京、蔡攸的姻

亲与党羽 ,他 回到开封 ,“ 言者论其联亲奸邪
”

[12](职 官六九之二五)。 先落职 ,后 责授单州 (治

今山东单县)团 练副使 ,永州 (治 今湖南零陵)安

置。然而 ,他居中调停徽、钦父子关系 ,无疑有功

赵宋皇室。事隔 30多年以后 ,终 于得到高宗肯

定。

(五 )徽宗终究还朝

所谓
“
由是两宫释然 ,胸 中无有芥蒂

”
,不是

实话。钦宗已将门下侍郎赵野任命为太上皇行宫

迎奉使 ,可是徽宗突然改变了主意。当时有人提

及所谓西内之事 ,即 太上皇唐玄宗从四川回长安

后 ,被其儿子唐肃宗软禁于太极宫。如果说钦宗

这时唯恐成为
“
唐睿宗第二

”
,那 么徽宗则畏惧步

唐玄宗后尘。他预感到返回开封并非上策 ,在应

天府
“
徘徊不进

”
。仅让太上皇后郑氏返回开封 ,

他本人则
“
欲诣亳州上清宫烧香 ,及取便道如西

都
”
[32](附 录《行状上》〉。徽宗另有打算 ,据说出

自
“
随行内侍 ,其 间颇有谗邪之人 ,造 饰奸言

”
,

“
而进西幸之策

”
[41](《 论内臣邓珙等状》),宦官石

如岗便
“
畏罪 ,不敢从道君还京”[%](卷 三十)。

这类记载实有替徽宗开脱辩解之嫌 ,因 为即使确

有宦官进
“
奸言

”
,听

“
奸言

”
者终究是徽宗。

徽宗不回开封 ,而 拟去西京河南府 (治 今河

南洛:阳 ),已 使钦宗深感忧虑。更令钦宗大伤脑

筋的是 :徽宗
“书至 ,必及朝廷改革政事。又批 :

道君太上皇后当居禁中,出 人正阳门
”
。他

“
每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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御批诘问,辄忧惧 :不进膳
”
,朝 野更是

“
喧传有垂

帘之事
”

,“ 皆言事且不测
”
[33](卷二)。 钦宗

“
廷

见群臣,忧形于色
”
。君臣经过反复商议 ,决定采

取三条对策。其一 ,改撷景园为宁德宫。朝廷尽

管拒绝了太上皇后人居禁中的无理要求 ,但
“
缮

治撷景园,易 名宁德宫 ,务极闳丽
”
。其二 ,以 太

宰徐处仁为礼仪使。徐处仁率领大臣上表徽宗 ,

在恭请徽宗还朝之余 ,明 确表示 :“ 天无二 日,国

无二王 ,治 生于一 ,乱生于二
”
,指 出太上皇后人

居禁中不妥 ,“ 若非垂帘听政 ,于 国当无此仪
”

[32](《太宰徐处仁等上道君太上皇帝表一首》)。 其

三 ,派遣李纲前往南京。徽宗刚刚传来御批 :“ 吴

敏、李纲 ,令一人来。”[32](附 录《行状上》)李纲此

行可谓符合徽宗旨意 ,但其 目的在于迎接徽宗还

朝。于是 ,李纲继宋焕之后 ,成为徽、钦父子之间

的传书带信人与居中调停者。

李纲三月十七 日从开封出发 ,次 日便在陈留

(今河南开封东南 )与 返回开封的太上皇后郑氏

相遇。郑氏对朝廷的安排表示赞同[331(卷 二)。

十九日,郑氏即将还朝 ,开封谣传太上皇后
“
欲从

端门人禁中
”
,宦 官则劝钦宗

“
严备以待

”
。三月

十九日,钦宗接受少宰吴敏的建议[36](卷三十),

出郊迎奉 ,郑氏顺利人居宁德宫。当天 ,出 于稳定

徽宗情绪与分化徽宗阵营的需要 ,钦宗下诏 :“ 扈

从行宫官吏 ,候还京日,优加赏典。除有罪之人迫

于公议 ,已 行遣外 ,余令台谏勿复用前事纠言。
”

[6](《 钦宗本纪》)虽 声名狼藉但先期回朝的高俅

此前已于三月五 日进封简国公 ,其理由是
“
扈从

上皇 ,宣 劳既久
”
[28](卷三)。 于是 ,出 现了

“
罪

同罚异
”
的混乱现象 ,有 的

“
除名勒停

”
,有 的

“
置

而不问
”
,甚 至有的分明有罪 ,反 而加官进爵。某

些官员如侍御史李光对此很不理解 ,上 疏指责
“
陛下有失刑之讥 ,大 臣负党奸之谤

”
,请求

“
一等

科罪
”
[41](《论在京擅离官守人一等科罪札子》)。 这

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他们不懂策略。

徽宗让太上皇后郑氏先回开封 ,其主要用意

之一在于试探。郑氏顺利还朝的消息传到应天

府 ,徽宗
“
闻之 ,乃 罢如洛之议

”
[6](《后妃传下》)。

三月二十日,李纲一行到达应天府 ,李 纲
“
乞道君

早回銮 ,不须诣亳社、西都 ,以慰天下之望
”
,并秉

承钦宗旨意 ,询 问止递角、阻粮纲、留浙兵三事。

徽宗回答道 :“ 只缘都城已受围,恐为人得知行宫

所在 ,非有他也。
”
这话漏洞颇多 ,李 纲不予深究。

李刚安慰徽宗 :“ 方艰难中,两 宫隔绝 ,彼此不相

知。虽朝廷应付行宫事 ,亦不容无不至者。
”
徽宗

询问
“
朝廷近事 ,李纲一一解释 ,并称 :“ 适当大敌

人寇 ,为宗社计 ,政事不得不小有变革
”
。徽宗也

不予深究 ,表示 :“ 本欲往亳州太清宫 ,以 道路阻

水 ,不果。又欲居西洛 ,以 皇帝恳请之勤 ,已 更指

挥 ,更不戒行。
”
他吩咐李纲 :“ 公先归 ,达此意。

”

[33](卷 二)其实 ,徽 宗心中有数 ,洛 阳与镇江工

样 ,均非告老失势之人可留之地。即便是圈套 ,他

也只得按照钦宗的安排 ,返 回开封。李纲临行时 ,

徽宗勉励道 :“ 若能调和父子间 ,使无疑阻,当 书

名青史 ,垂之万世。
”
[m](《奏知朝见道君太上皇帝

札子》)

李纲此行 ,仅剩下一个遗留问题。徽宗拿出

尚书省札子 :“ 朝廷有指挥 ,行 宫内侍十人 ,皆 与

在外宫观 ,不得人京城。
”
他解释道 :“ 此辈皆是 日

在左右梳头系裹不可缺之人。
”
李纲事前不知此

事 ,或许是尚书左丞耿南仲所为。他只得承诺 :

“
如圣意欲留,容臣携此札子归 ,奏知皇帝取旨。

”

徽宗表示赞同,并且再让一步 :“ 数内两人 ,系 童

贯亲戚 ,不须留。
”
李纲回朝 ,立刻上奏 ,钦 宗当即

降旨:“ 听留龙德宫祗应。
”
[32](《 奉迎录》)对于李

纲此行 ,钦宗予以肯定 :“ 卿奏对之语 ,忠义焕然 ,

朕甚嘉之
”
[32](《 渊圣皇帝御笔宣谕一首》)。

徽宗即将还朝 ,开封流言颇多。其根源在于

徽宗的宠臣从前作恶多端 ,如 今尚未严惩。蔡攸

将
“
以扈卫行宫为名 ,侥幸人都

”
,即 是传播甚广

的流言之一。人们担心
“
攸果入都城 ,则 百姓必

致生变
”
[41](《 论蔡攸欲潜人都城札子》),不 久前所

发生的数万民众围攻
“
浪子宰相

”
李邦彦的事件

势必重演。台谏官员纷纷上奏 :“ (蔡 )攸依上皇 ,

废格责命 ,必随车驾至都
”

,“ 彼得罪于天下 ,人人

皆欲鱼肉之
”

,“ 万一有小变 ,上 皇宁免惊忧 ,如邦

人欲击李邦彦之类
”
[z9](卷三)。 蔡攸的近况 ,钦

宗最卸情。他采纳吴敏建议 ,“ 令蔡攸劝上皇北

归以赎罪
”
[3](卷一,靖康元年四月己亥)。 此前 ,钦

,

宗一面将蔡攸贬为提举亳州明道宫 ,一面亲自降

诏蔡攸 ,令其
“
专一扈从太上还阙∵。蔡攸陪同徽

宗到达符离以后 ,蔡京再贬为崇信军节度副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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鉴于
“
前去京阙不远

”
[22](卷 三十九),蔡攸上书

钦宗 ,请求前去陪伴父亲。钦宗已降旨照准 ,“ 令

前去侍省
”
[20](卷一百四十八)。 他不大相信蔡攸

竟会跟随徽宗返回开封。难怪钦宗读过台谏官员

上奏 ,并不惊慌 ,仅闪烁其词 ,批 了一句 :“ 候攸到

京 ,三省取旨施行
”
[” ](卷三)。

如何迎接徽宗 ,大臣发生分歧。耿南仲首先

提出建议 ,“ 尽屏道君左右内侍 ,出 榜行宫 ,有敢

人者斩
”

;“ 先遣人搜索 ,然后车驾进见
”
。李纲坚

决反对 ,主 张
“
止依常法 ,不 必如此 ,示 之以疑

”

[6](《 李纲传上》)。 他当面指责耿南仲 :“ 暗而多

疑 ,所言不可深采。
”
耿南仲

“
怫然 ,怒 甚

”
[32]

(《 奉迎录》)。 二人在钦宗近前舌战两 日,钦宗始

终笑而视之。他并不反对耿南仲的建议 ,只 是感

到不合时宜。双方争执不休 ,太 宰徐处仁表态 :

“
陛下仁孝 ,宜郊迎称贺 ,何谓城守乎?” [36](卷

三十)钦宗顺水推舟 ,同 意徐处仁的主张。

四月三日,钦宗亲 自出郊奉迎 ,徽 宗终于还

朝 ,并安然人居龙德宫。
“
都人皆夹道观之 ,无不

欣喜
”
[” ](卷 四十五);“ 两宫甚欢 ,无 一间言

”

[36](卷 三十)。 这只是人们的愿望。徽、钦父子

岂能相安无事 ?

(六 )钦宗软禁徽宗

徽宗回到开封 ,果 然落人钦宗圈套。他从此

在其长子的严密监控之下 ,失去人身自由,实际上

被软禁。

徽宗还朝前夕 ,秘书省校书郎陈公辅建议 :上

皇
“
还宫之后 ,一切供奉之物 ,陛下过为俭约 ,上

皇务加隆厚
”

[狃 ](《 陈公辅上钦宗乞迎奉上皇笃其

孝心》)。 据说 ,钦宗读过札子 ,很是感动 ,将 陈公

辅任命为左司谏。徽宗返回开封后 ,无 疑仍然过

着豪华奢侈的生活。钦宗有则亲书御笔 ,保存到

南宋中期 :“ 内藏库支钱一万贯 ,付李彀 ,充应副

道君皇后修造使用。
”
据此 ,岳珂称赞钦宗

“
宁亲

之孝
”
[弱 ](《 钦宗皇帝内藏御笔》)。 钦宗还多次前

往龙德宫 ,拜望徽宗。然而 ,这些都是表面现象。

如何防范徽宗干政 ,才是钦宗所思所想。

耿南仲
“
尽屏道君左右内侍

”
的建议 ,在徽宗

人居龙德宫后立即变为事实。钦宗将徽宗身边的

陈思恭、萧道、李琮等 10名 宦官
“
并行贬黜 ,不许

人门,敢留者斩
”
[zz](卷 四十五)。 难怪后来高宗

指责耿南仲 ,“ 离间两宫 ,其罪甚大
”
[3](卷九十

—
,绍 兴五年七月已亥)。 对徽宗身边人员的清洗和

惩处 ,绝非仅此一次。有官员上奏揭发宦官王仍、

张见道、邓文诰
“
辄怀诡计 ,图 欲离间两宫 ,边 防

动静 ,妄 意传播 ,转 相耸动 ,将 以遂起其奸志
”
。

所谓
“
妄意传播

”
,很 可能是指为徽宗通风报信。

钦宗有旨,“ 令三省觉察
”
。起居郎胡安国认为 :

“
图欲离间两宫 ,则 罪不可赦

”
,建议

“
及时裁处

”

[弱 ](卷一百八十二)。 于是 ,王仍等
“
三人遂黜

”

[7](《先公行状》)。 钦宗还亲 自下诏 ,“ 鞠龙德近

侍梁忻之类
”
。开封尹程振虽遵 旨审问,但 为照

顾徽宗颜面 ,“ 特宽其文
”
。他因此 日后受到称

赞 :“ 靖康 中,公 尹天府 ,言 利者颇欲离间两宫。

公心独鄙之 ,每调娱父子之间,甚有恩意。
”

[31]

(卷三)

与此同时 ,钦宗在徽宗身边安插所谓
“
明忠

孝大节者
”
。如任命谭世绩、李熙靖 同主管龙德

宫 ,责成他们
“
请见上皇 ,日 备顾 问 ,开 谕圣意

”

[44](《 陈公辅上钦宗乞迎奉上皇笃其孝心》),劝告徽

宗彻底退出政坛 ,绝 不干预朝政。钦宗于当年四

月八日,“ 诏龙德官日具道君皇帝起居平安以闻
”

[” ](卷五);五 月一 日,又
“
令提举官 日具太上皇

帝起居平安以闻
”
[6](《钦宗本纪》)。 将徽宗每天

的活动及时上报钦宗。很清楚 ,徽宗身边的官员

乃至内侍 ,名 为照料太上 ,实则监视徽宗。徽宗仍

不知趣 ,“ 犹时取财物 ,颁 赐左右
”
,以 便收买人

心。钦宗采取相应措施 ,“ 令开封尹籍其所人龙

德宫物目,有得赐者出,即纳之于宫
”
[” ](卷 四十

五)。 足见 ,钦宗对其父亲警觉性之高。

徽宗身为太上皇帝 ,处境竟然如此 ,心 中愤愤

不平。他每有手笔付钦宗 ,必
“
自称老拙 ,谓 上为

陛下
”
[” ](卷 四十五),即是其不满情绪的流露。

徽宗这时又想前往洛阳,他 断言
“
金人必再犯京

阙
”
,请求钦宗准许他

“
自往西京治兵

”
。太宰吴

敏认为
“
不可

”
,其理由有三 :其一 ,“ 上皇向在南

方 ,已 有截留诸路兵之意
”
,奉 劝钦宗切莫忘记徽

宗在东南试图另立朝廷的往事 ;其二 ,上 皇
“
今幸

归京师 ,陛 下问安视膳 ,全孝道足矣
”
,提 醒钦宗

毋忘劝说徽宗还朝之艰难 ;其 三
“
岂可以军旅之

事累之
”
[” ](卷五十七)。 话虽说得比较隐晦 ,意

思相当明白:朝政尚不许其过问 ,岂可让其干预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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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?其实 ,毋须吴敏劝诫 ,钦宗绝不会让徽宗离开

开封半步 ,更不用说外出
“
治兵

”
。此后 ,徽宗又

提出
“
与帝出幸

”
[” ](卷七十九),即父子同时撤

离开封的建议 ,同样遭到钦宗拒绝。

徽、钦父子∵触即发的紧张关系 ,在当年十月

十日天宁节时再度激化。这天是徽宗的生日,钦

宗前往龙德宫为徽宗祝寿。徽宗
“
满饮 ,乃复斟

一杯以劝上 ,而 大臣有蹑上之足者
”
。大臣

“
蹑

足
”
,分明含有劝告钦宗勿饮毒酒之意。于是 ,钦

宗
“
坚辞 ,不 敢饮而退

”
,徽宗

“
号哭人宫

”
。他如

此伤心 ,是 否是惋惜其阴谋未能得逞 ,则未可知。

次日,钦宗颁布黄榜 :“ 捕间谍两宫语言者 ,赏钱

三千贯 ,白 身补承信郎。
”
这道黄榜仅张贴于龙德

宫前 ,明 明是针对徽宗。史称 :“ 自是两宫之情不

通矣。
”
[22](卷五十七)

靖康元年十一月下旬 ,金军再度兵临开封城

下 ,钦宗严密封锁消息 ,徽宗一无所知。一月后 ,

金军攻破开封外城 ,徽宗所畏惧的
“
西内之事

”
果

然发生。
“
太上皇帝为卫兵拥人禁城。上皇犹豫

间,卫兵欲杀 内侍官郑详 以下 ,遂 由金水 门以

人
”
。钦宗采取断然措施 ,逼迫徽宗及其皇后郑

氏迁人延福宫。徽宗从前想人居禁中而不可得 ,

如今又非人居不可。或许是由于很不理解 ,他
“
踌躇雪中,不知所向

”
。钦宗

“
闻之 ,遣带御器械

王球领殿内带甲亲从官一百人 ,迎奉太上皇帝人

居延福宫
”
。而徽宗、郑后

“
早已人禁中

”
[” ](卷

十四)。 如此一再动用武力 ,哪 里是什么
“
迎奉

”
。

徽宗从此受到更为严密的监控。金军要求以徽宗

为人质 ,对金军几乎唯命是从的钦宗对此则断难

从命。他婉言拒绝 :“ 朕为人子 ,岂可以父为质 ?”

金军又以议和为名 ,“ 坚欲上皇出郊
”
,钦宗竭力

推托 ,“ 上皇惊忧已病 ,不 可出
”
,并 且表示

“
必欲

坚要 ,朕当亲往
”
[⒛ ](卷一百四十九)。 他果然于

次日,慷慨前往金营。钦宗如此自告奋勇 ,显然是

唯恐徽宗串通金军 ,金军另立徽宗为帝。

靖康二年正月十日,钦宗被迫再次前往金营。

他临行前降旨:“ 以皇子监国,以 孙傅为留守 ,尚

书梅执礼副之。
”
对此 ,钦 宗真可谓未雨绸缪。早

在金军首次围攻开封之时 ,钦宗连忙将不到 10岁

的儿子赵谌封为大宁郡王。秘书省校书郎余应求

上奏提出异议 ,“ 艰危之时 ,宗社未保 ,城 门闭拒 ,

中外不通 ,未宜急者
”
[28](卷一)。 钦宗置若 罔

闻 ,并在徽宗返 回开封不久 ,举行册立太子典礼。

当时开封广为流传的民谣《十不管》,其 中之一便

是 :“ 不管二太子 ,却 管立太子
”
[” ](卷五十—

)。

“
二太子

”
指金东路军统帅斡离不。钦宗此时立

太子 ,在别人看来实属不急之务 ,在他看来则是当

务之急。钦宗的目的十分清楚 ,即 使在非常时刻 ,

宁肯让黄毛未脱、乳臭未干的儿子监国 ,也决不允

许年富力强、经验丰富的父亲复辟。于是 ,这 个

10岁 孩童居然在开封城 内发号施令 ,诸如
“
皇太

子令添置粜米场济民
”
[” ](卷十五)之类。

再次前往金营前夕 ,钦宗秘密吩咐孙傅 ,“ 我

至敌寨 ,虑有不测 ,当 以后事付卿。可置力士司 ,

召募勇敢必死之士 ,得二三百余人 ,拥 上皇及太子

溃围南奔
”
。然而金军 已将开封团团围困 ,突 围

为时晚矣。不久 ,徽宗、赵谌以及几乎所有赵宋宗

室先后落人金军之手。徽宗在前往金营之前对其

身边官员述说 :“ 朝廷既不令南去 ,又 围城时 ,聋

瞽我 ,不令知 ,以 至于此。今 日之事 ,妄举足则不

可。
”
无非是些责怪钦宗之语。徽宗到达金营后 ,

上札子与金西路军统帅粘罕 :“ 大兵踵来 ,⋯ ⋯某

即逊位 ,避罪南下 ,归后块处道宫 ,恬养魂魄 ,未尝

干预朝政
”

;“ 虽大兵南来 ,亦不相关报
”

;“ 某亦失

义方之训 ,事 遽至此 ,咎将谁执
”
[钾 ]。 不过徽宗

返回开封后 ,的 确处于无权地位 ,境遇相当狼狈。

靖康内讧以徽、钦父子双双成为亡国被俘之

君而告终。父子相见于金营 ,徽宗开 口便斥责钦

宗 :“ 汝听老父之言 ,不遭今 日之祸
”
[22](卷 七十

九)。 他在北上途中 ,写下七言绝句一首 :“ 九叶鸿

基一旦休 ,猖狂不听直臣谋。甘心万里为降虏 ,故

国悲凉玉殿秋。
”
[48](卷 中)所谓

“
猖狂

”
绝非 自

责之词 ,徽宗显然是埋怨钦宗拒不接受臣僚乃至

他本人的劝告 ,及时撤离开封 ,创建抗金基地。此

后 ,南宋人 吕中指出 :钦宗如
“
早从上皇治兵两京

之训 ,集 天下勤王之师乘京城 ,或 可以守
”
[翎 ]

(卷二十三)。 然而 ,由 于徽、钦父子长期明争暗斗 ,

直至大难临头 ,钦宗本人仍不肯撤离开封 ,更不允

许其父离开开封。这的确是一大历史性的失误 ,

否则北宋王朝或许尚有延续的可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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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释 :

①宋焕,一作宋联,又作宋畋。为便于行文,本文统称宋焕。

②《少阳集》卷—《登闻检院二上钦宗皇帝书》称 :“ 童贯等辈统兵二万从行
”

;《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》卷一载:靖康元年正

月己巳,“ 童贯与殿前都指挥使高俅继领胜捷军及禁卫三万五千名扈从
”
。这两个数字显然太夸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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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naIysis of Jing■ lKang Internal Connict

ZHANG Bangˉ wei
(History Depanment,sichuan Normal University,Chengdu,Sichuan610068,China)

Abstract:Jingˉ Kang connict is the continu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struggle for the right of succes-

sion to the emperorship in the late song Hui zong period。  The vitals are whether the emperor and the

grand-emperor should share the emperorship and how。  Hui zong attempts at another imperial govern~

ment,for whch he h house arrested by Qin Zong.It results in the captu托 of both the father and the son

by the Jin; otherwise the Bei song dynasty may likely contihue。

Key words:JingˉKang connict;s。ng Hui Zong;song Qin Zong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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